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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一个星期一。傍晚。江南小城。天星网吧。
门边第一排的最里面一个机位上，小闵正在上网。小闵是附近技校的住宿生，瘦高个，长得白白的，显得很斯文甚至有点羸弱，和他的名字一样，一点也不象郊县农家的男孩子，也许是象他体弱多病的母亲吧。
网吧不时有人进进出出，门一开一关，穿堂风一阵一阵的进来。小闵不由地耸起了肩，虽说已是初春，风灌在没有遮挡的脖子里还是入骨的冷。
“嗯，围巾还是要的！”想着，他按了按头上的帽子，“大不了再吃一个礼拜的白馒头，我能行的！”。
小闵指的是“班尼路”的冬日暖情套装，包括一个蓝色条纹的绒线帽子——这个已经戴在小闵的头上了——和一条同样条纹的围巾。虽然类似的帽子围巾在这个冬季，城里的男孩子几乎人手一套，但是对小闵来说戴上这个帽子可着实不容易啊。
那次临返校前父亲给他生活费的时候，他本想向父亲开口的，可是看到父亲递上的那一沓脏脏旧旧但整整齐齐的毛票，他鼓了好久的勇气一下子没了！就这些毛票已经不知道父亲是挑了多少担子才攒够的!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他每天只吃两顿，每顿都是白馒头就白开水，就这样到了星期五，他终于把“班尼路”的绒线帽子戴在了头上！虽然还缺围巾，但是就是这一半的“冬日暖情”，已经足够支撑他仅靠一瓶水、两只脚，硬是从市区走到了位于郊县农村的家里，而且是空着肚子！想到这里，小闵笑了，还有些得意：“那些城里人只会靠父母，我靠的可是我自己！我要靠自己证明我一点不比城里人差”。
“嘿，看，大刘来了！”坐小闵边上机位的阿忠忽然压低了声音喊到。
小闵一抬头，只见大刘一摇一晃地进了网吧，正抖着腿四处张望呢！大刘和小闵、阿忠都是同校同学，但是大刘经常欺负同学，逼大家“借”钱、“借”东西给他，说是保护费，小闵就被他强行“借”走过好几次钱。因为大刘长得人高马大的，很凶，又认识很多校外不三不四的人，所以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哼，每次都是我们返校他就到，掐算好了我们有钱啊！”阿忠忿忿不平地低声嘀咕着。
小闵垂下眼睛，同时把身子往下伏了伏：惹不起，咱躲还不行吗！
“嘿，阿忠啊，玩电脑呢？”大刘看到阿忠了。
“哦，是啊是啊……”阿忠的脸色明显不自然起来。
“阿忠啊，身上有没有钱啊？哥哥我正好手头有点紧，借点用用呢！”大刘倒是直截了当。
“大哥大哥，我这星期没回家，身上只剩下饭菜票了！”阿忠讨好着，信誓旦旦地说。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不信你问小闵”阿忠申辩着随手一指。
 看到大刘的目光转向自己，小闵心里暗叫糟糕。
 “哎，小闵啊，你也在上网啊，那肯定是有钱了咯。借哥们用用！”
 “我没钱。”小闵这时很庆幸自己已经把大部分钱都留在宿舍了。
 “没钱？不可能吧，我可要搜的，搜出来有一元要打一个耳光的哦！”大刘边说边很放肆的笑着，又顺手拍了拍小闵的脸。小闵的脸马上红了起来，他扭了一下头挣脱了大刘的手：
“真的，我只有5元……准备吃晚饭的。”小闵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币，想证实自己没有瞎说。
“5元也是钱嘛，你敢说这不是？！”大刘一把抢过钱放进了自己口袋，“改天还你啊。”
“那，那是我的晚饭钱！”小闵的呼吸开始局促了。
“哎呦，你还真着急了啊！嘿，有趣的！”大刘更本没当回事，“哎，你这个帽子不错嘛！”又一把抢过小闵的帽子，“还是‘班尼路’的呢！”他把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扣，一扭头摆了个“班尼路”广告中的造型，问：“怎么样，象不象阿杜”。说完后居然若无其事地走到一边去看人家打游戏了。
小闵的脸已经憋的通红了：“大刘，你太过分了！”当然，这句话，小闵没有说出声。他本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候甚至有点木讷。虽然委屈、羞辱、愤怒、恐惧已经装满了他的心里，虽然他的心里很想高声叫出来，很想冲上去抢回他的帽子和5元钱，很想也用手这么拍拍大刘的脸。但是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站在原地，捏着拳头的手微微颤抖着，一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脸憋的通红。他的脑子里忽然奇怪地闪过许多和眼前的事件完全无关的镜头：自家在全村独一无二的泥地、毡顶的老房；家中年老的奶奶、病弱的母亲；作为一家人唯一的午饭菜放在桌子中间的一碗面酱；父亲为人挑担时佝偻着吃力的背影；那沓脏脏旧旧但仔细揉开了边角且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毛票；还有第一天上学时邻桌鄙夷的目光、回答提问时自己的口音引起的讪笑、老师永远不冷不热的话语、“班尼路”的店员不屑一顾的神情……“小闵，大刘走了！戴着你的帽子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小闵的胡思乱想被阿忠的叫声打断了。他抬头，网吧里已经不见大刘的影子，只有门外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还隐约传来大刘放肆的笑声。小闵只觉得晕晕的、热热的，好象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忽然他腾地站起来，推开边上的阿忠，几步跑出了网吧，在街心拦住了大刘： “还我！”
大刘显然有点意外，楞住了，说：“什么？”
“还我！”小闵执拗地坚持着。
“哦~~”大刘马上明白过来，眨了眨眼睛，把帽子往头顶上一举，对小闵说：“来啊，有本事自己来拿”明摆着是要戏弄小闵。
小闵一步都没停，冲着大刘就一头撞了上去，大刘一个趔趄之后，抱住小闵就打，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大刘比小闵要高一个头，小闵明显处于弱势，他弯着腰，一边护着自己的要害，一边抽空就打两拳。“完了，我打不过他的！我肯定要完了！这世界真不公平！为什么都要欺负我！”小闵绝望地想着，脑海中一片混乱。忙乱中，他的手碰到了衣兜里的一件硬物！那是前两天在家乡小镇的地摊上花一元钱买的小刀，买来削削笔裁裁纸的。小闵没有多想，拿出小刀一甩就打开了……
路人很快围了上来，把两人拉了开来。在众人的劝说中小闵趔趄着往回走，脸依旧还是通红着，嘴里依旧喘着粗气。
“嘿，你怎么了？”忽然有惊呼从后面传来，随即这惊呼又被路人的声音淹没了：“哎，怎么倒了？”“有血！”“出事了出事了！”“快打110！”
小闵听着，回头看了看，路中间刚刚他们打架的地方围着一大堆人。他回过头来依旧走着，似乎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小闵，你捅死人了！”路边不知道是谁大声喊着。
         小闵打了个冷颤，低下头，看见手上有一把5厘米长的小刀，原本是新的，可以用来削削笔裁裁纸什么的，现在刀刃上有一些暗红的象锈斑似的污渍。是血么？小闵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他顿了一下，身体慢慢地瘫软下来，倒在了地上。
初春。两个花季少年相继倒在了小城的街头，相隔仅十步之遥。
后记：当天，大刘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个月后，小闵被判故意伤害罪，因未满十八周岁、有自首情节等，被减轻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小闵的父母被判决向大刘的父母赔偿死亡赔偿金等人民币十万元。
另：大刘的父母也是郊县的农民，靠务农为生，大刘是他们的独生儿子。
    
评  述：一顶小小的帽子最终导致两个花季少年一死一监，本案无疑是个悲剧。对于小闵来说，将要面对的是八年的铁窗生涯，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制观念的淡薄当然是他犯罪的根本原因，但是个人性格中极度自卑导致的极端自尊，使他一直以来不善于与人沟通、遇到突发矛盾无法妥善处理、不善于寻求周围的帮助、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这也是导致他犯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本案的被害人大刘来说，他在本案中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他的无端滋事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是本案的起因，然而他同样是一个花季少年，失去生命对他来讲同样一个悲剧。本案的悲剧还在于这两个花季少年的陨落给双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乃至更多的亲人们带来了永远不能磨灭的伤痛，现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使一个孩子的成长往往牵扯到多个家庭的幸福与和谐，推而广之也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幸福和谐。另外，通过本案所暴露出的，现代社会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心理失衡，以及对未成年人正常的人际交往、及时的矛盾调处和自我心理调适方面的教育缺失，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